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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桃園蘆竹林天賜家族
的肆應與發展*

王慧瑜**

蘆竹林家自乾隆年間渡臺，透過買賣土地逐漸累積財富，之後透過捐

官成為地方士紳。至日治初期，面臨政權轉移之際，遂發展出各種策略以

順應近代化的潮流。首先就政治而言，早在初期民眾武裝抗日之時，林為

竈就已加入保良局和官方合作平定抗日事件，之後仍擔任地方基層公職；

至於其他林家族人也同時參與地方事務，從擔任街庄長、協議員等職來

看，該族人在地方有一定的勢力。再就教育而言，林家亦鼓勵子弟接受新

式教育，培養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並進一步投入新興事業和職場，包括

商界、醫界、教育界，在在顯示林家在維持地位上所付出的努力。總之，

蘆竹林家在「世變」下，在既有的財富基礎上，順應時代調整家族發展的

策略，遂從地主家族成功轉型成新菁英家族。

關鍵詞：林天賜、蘆竹林家、社會領導階層、新式教育、地方公職、新興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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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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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家族史研究自1970年代末葉起逐漸蔚成一股潮流。綜觀歷

年研究，重點大致包括家族內部結構、外部關係網絡、內部活動、

外部活動、功能特性和變遷趨勢等面向，其中家族變遷研究尤為學

界所注重。家族變遷研究主題甚多，不一而足，其中最值得吾人注

目者包括「遷移與發展」和「變遷與調適」兩大方面，前者涵蓋時

間主要以清領時期為主，間或延伸至日治；後者則集中於日治和戰

後時期。1日治時期臺灣面對政權更迭和逐漸走向現代化，在政治、

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均出現極大的變化，因此「變遷與調適」遂

為當時菁英或一般家族無法避免之問題。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家族史

的研究，以政治影響較大、經濟資本雄厚的所謂「臺灣五大家族」

之相關成果最為豐碩；2相對而言，次級菁英家族和一般家族則至近

幾年方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次級家族的活動一般侷限於地方，其影響力雖不若「五大家

族」，然而其活動和興衰與地方發展具有密切關係。為瞭解日治時

期的臺灣社會變遷，從大家族著眼可收綱舉目張之效；而從地區性

菁英家族切入，不但突顯家族與區域發展之互動，也可揭示家族在

不同時代對社會變遷的調適情形。因此，本文擬以桃園蘆竹林天賜

家族之發展為對象，探討該家族於日治時期對巨大的政治和社會變

遷之肆應過程。

1  整理自蔡淵洯老師「臺灣家族史研究」課程講義〈臺灣家族的「常」與「變」
―2008年家族史研究回顧〉，頁1。

2  如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近世家族
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頁657-698；黃富
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臺北：
自立晚報，1987）；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基
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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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蘆竹林天賜家係指乾隆年間先後遷臺之林文進和林

文簪兩兄弟，及其派下子孫。目前有關蘆竹林家之研究，僅有蔡淵

洯之〈清代臺灣社會上升流動的兩個個案〉一文，3該文曾以林家

作為清代臺灣社會上升流動個案之一，探討林家自遷台起由耕墾終

至躋身社會領導階層的過程。本文接續前文研究，討論日治時期蘆

竹林家，在面臨政權更迭和社會變遷之際，如何改變策略以順應時

勢，進而成功轉型成新菁英家族。

二、日治初期蘆竹林家的抗拒與調適

林家先祖遷臺前原居福建晉江縣海尾鄉二十九都，明中葉以

來，家道中落，至1745年（清乾隆10年）家貧無以為生，林文進便

隨宗親林邇力等人渡臺圖謀發展。來臺之初，林文進以為人牧牛和

耕田維生，所得甚微，終歲所得僅2元，但憑其刻苦勤儉的個性終於

漸有積蓄，於1751年（乾隆16年）以銀圓8圓購買位於今臺北縣林

口鄉菁湖村後湖5甲餘大的草地，自此成為自耕農。其後致力耕作，

1775年（乾隆40年）再以銀圓120元購入一塊位於今五股鄉德音村

水碓1甲9分餘的水田，年收稻穀70石，終成為有餘田可出租的小地

主。由於在臺開墾稍有成就，因此1775年（乾隆42年）原留居福建

的胞弟林文簪亦帶著林朝棗、林朝稽和林朝情3名子弟來臺投靠；而

林文進亦於1778年（乾隆43年）結婚成家。

然好景不常，林文簪於來臺次年去世，林文進不久亦於1781

年（乾隆46年）與世長辭，林文進未滿週歲的兒子林朝送遂不得不

寄養於林邇力家；而林文簪二子林朝稽亦於1782年（乾隆47年）逝

3  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上升流動的兩個個案〉，《臺灣風物》，30:2（臺
北：，1980.6），頁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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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僅留下林朝棗和林朝情相依為命。林朝棗和林朝情兩人重修林

文進後湖舊宅，並利用該地丘陵地形發展種茶，林家於渡臺第二代

時，拓展茶園16甲，大抵僅能維持家計於不墜；至渡臺第三代時出

現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林天賜，4家道方再度向上躍升。

有鑑於家中丁口眾多，固有田園不足以糊口，因此林天賜於

1834年（道光14年）率領諸弟、妻兒遷往今桃園蘆竹鄉坑子村貓尾

崎附近，在中心崙租田2甲耕種；1839年（道光19年）復遷居今桃園

蘆竹鄉外社村外社耕作林本源家水田9甲有餘；1843年（道光23年）

又遷往蘆竹鄉坑子村頂社耕作詹萬德先生之水田，凡5甲有餘。由於

經營有方，至1854年（咸豐4年）林家分爨時已累積佛銀1310元。

除了從事墾殖與耕種外，經營商業更是林家社經地位上升的關

鍵。分家後林天賜仍居頂社躬耕水田，同時從事染布和土壟間碾米

販穀等業，因經營得法，財富迅速累積，其後並購買詹萬德桃園縣

蘆竹鄉坑子村頂社土地，以頂社為基礎，持續擴大家業，所置田產

主要有：龜山鄉大坑村大竹林、蘆竹鄉山鼻村土田、林口鄉下福村

南灣水確、蘆竹鄉坑子村社角，以及蘆竹鄉坑子村貓尾崎公田等。

並於1873年（同治12年）於蘆竹鄉坑子村頂社興建林家頂社祖厝。

至其離世時，林家已成為年可收租穀1000餘石的地方富豪。第3代均

捐監生並興建大厝，成為地方士紳。

同時，林家亦擁有武力，常協助平息地方上之糾紛，充分發揮

地方頭人的領導角色。1844年（道光24年）南崁發生漳泉械鬥，波

及大園拔子林一帶，此時正赴拔子林結租之板橋林家少爺林國芳心

生畏懼，乃請林天賜沿途護送；1860年（咸豐10年），臺灣北部發

生大規模漳泉械鬥，北自坪頂、南至桃園大園一帶，林天賜亦從中

4 林天賜為林朝情長子。詳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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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勸說斡旋的角色。5（林氏世系表請見附表一）

(一)日治初期之武裝抗日

1895（明治28年）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臺灣民心沸騰，許多地方上的領導人物本身擁有武力，在此時基於

強烈的鄉土感情，6以及返回大陸不利發展等因素，紛紛起而號召抗

日，因而使得日治初期大大小小的抗日行動層出不窮。臺灣民主國

瓦解後，1896年1月1日，臺北附近發生大規模武裝抗日事件，義勇

軍兵分四路，蘆竹林家自坪頂進攻；陳秋菊、胡嘉猷率眾自觀音山

發兵；簡大獅率眾自大溪進軍；詹振率眾自松山起事，目標直指臺

北城。（參見圖一）同日，士林一帶亦發生芝山巖事件，抗日志士

殺死日本學務部員6名，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載，估計本次事件

參與人數約在上百至千人之間。雙方於古亭村和艋舺街之間的村落

交手。7而蘆竹林家則以林為恩為首，率領林家子弟從坪頂進攻臺北

城日軍，同月10日起，林家與日軍於坪頂、崩坡等處激戰；15日，

日軍先遣隊至坑子庄測量道路，並偵察形勢，夜泊茂林齋，翌日臨

走前，將良民證和號碼旗留予林家；22日，日軍進攻坑子庄，當天

下午2時左右，日軍大舉入駐頂社林家祖厝，設立臨時本部。此時

頂社壯丁均已逃難，旋由林為恩持號碼旗前往談和。然而，日軍視

頂社為抗日大本營，並將林為恩視為抗日群眾之領袖，因而未允談

和，反將林為恩、林維給和林維買等人，囚禁於頂社祖厝槍櫃樓；

另尚有陳明芳、黃勝、黃坤等多人亦被囚禁於該處。8其後日本步兵

5  詳見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桃園：林氏德門居，1964），
頁22-35；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上升流動的兩個個案〉，頁12-18。

6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1972），
頁69-71。

7  〈臺北附近土匪蜂起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22卷22號，1896年1
月14日，收錄至臺灣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史料稿本》第1冊。

8 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頁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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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聯隊第一大隊在坪頂山西一帶展開搜索，又逮捕若干人，並於

25日將眾人押往坑子庄赤塗崎王厝槍決，遭處死刑者有林為恩、林

維給等19人，惟林維買和林維渥幸未被鎗彈擊中，藉假死而逃過一

劫。其後，日軍為防止抗日再起，乃於2月前後在苗栗、新竹、平頂

山、大嵙崁、桃仔園等地，再度進行大掃蕩，並將反抗者的房舍全

數燒毀，大坑本厝亦因此事被燒燬，林家損失慘重。9

【圖一：1896年1月1日北附近武裝抗日路線圖】

資料來源： 〈台北附近土匪蜂起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22卷22號，
1896年1月14日，收錄至臺灣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史料
稿本》第1冊。

9  〈土匪狀況報告書　戰況〉，《臺灣史料稿本》，1896年2月2日；〈匪徒狀況報
告〉，《臺灣史料稿本》秘第7號，1896年2月1日；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
衍派臺灣家譜》，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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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林家族人都投入抗日活動，或許為求家族存續，林

家亦有林為竈10參加保良局與官方合作平定動亂。當時保良局之成

立，乃有鑑於割臺之初局勢異常混亂，上萬名日軍登臺，常有欺凌

良民、騷擾婦女或搶奪財物之事，甚至擅占紳商宅第；而臺灣民眾

亦有假他人之手以報宿怨，或因貪財而誣告他人之事，11因此紳商

擬仿清制組成保良制度，故於1895年7月中旬，以李春生為首，向臺

北縣知事提出設立保良局之申請，其訴求為：「溝通上下之情，使

上無滯政、下無遁情，防止謠言之傳播，以求安堵良民」。12經總

督府許可後，於同年8月試辦，並訂有保良局章程。13保良總局成立

後，各堡亦先後成立分局，該地亦於1895年8月設立分局，首任保良

局長和庄事務取扱為游錫奎，然其於1896年去世，其後由蘆竹林家

的林為竈（林希元）接任。141896年保良局解散，15林為竈於翌年就

任南崁庄長，16繼續和日本人合作以維持地方頭人之地位。

(二)放棄武力抗日後的適應及擔任公職

依據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本約批准交換後，限兩年之內日

本國准清國讓與地方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田地，

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宜視為日本國臣民」，17換言

之，在1897年（明治30年）5月8日以前，臺灣民眾可自由選擇留居

10 林為竈為林克命3子。
11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7），頁237。
12  〈臺北ノ紳商等相謀り保良局ヲ組織〉，《臺灣史料稿本》第9卷，1896年6月10

日，頁109-115。
13  〈保良局設置認可、保良局章程認可、保良局存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乙種永久保存， 1895年7月20日，第14冊，第32號。
14  新竹州桃園郡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誌》（新竹：蘆竹庄役場，1933），頁

19、21。
15  〈臺北保良局及各地を閉鎖〉，臺灣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史料稿

本》第9卷，1896年6月10日，頁109-115。
16 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頁92。
17  朱壽明，《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9），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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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或返歸大陸。經歷如此鉅變的林家為何未選擇離開臺灣，就筆

者目前所見資料尚無法獲得直接之說明；然而，就臺灣總督府委派

陳洛所進行之臺灣人民去留狀況調查，或可略窺一二。

據陳洛的調查指出：「農工業者幾悉數留臺，回中國者百人

中不過一、二人。富商大賈，留臺十有八、九，歸清者不過十分之

一。唯有貴族及紳士之家，留臺、內渡皆居其半。」18同時，陳洛

亦分析臺民去留之因，就農民而言，由於臺灣局勢已穩定，加以農

民安土重遷之性格，因此多未回中國。就商賈而言，臺地物產豐

饒，商人大多已在臺安置室家，加以當時稅賦甚輕，以及田園售價

甚低，拋售不划算等種種因素，權衡之下，若非在中國有商業、田

產、或者父母妻子者，大多留在臺灣。而返回中國之紳士則具幾項

特徵，諸如世家望族，世代受清廷恩蔭封賞者；現任或曾任清廷官

職者；祖產、祖祠在中國者；任教於漢人高等學塾者；對日軍破壞

神像、名宦和名師牌位感到不滿者；以及家風較傳統保守者，19方

選擇返歸中國。就陳洛之分析來審視蘆竹林家的情況，一則林家世

代務農，在臺擁有大量田產，此時販售土地恐怕虧損極大；二則林

家亦兼營商業，其經營項目主要為染布、碾米販穀等業，與當地關

係密切，若回到中國又需重新創業，甚是不易；第三，林家在中國

之家屬多已身故而無後代，對中國並無牽掛；第四，林家在清領時

期並無實際擔任官職者。由以上種種因素看來，繼續留居臺灣對林

家較為有利。

既選擇繼續在臺發展，1896年部分林家成員從事抗日失敗之

後，林家便不得不調整家族的發展方向，以適應新時代的潮流；同

18  〈臺民去就二関スル同人（陳洛）ノ意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
久保存，1896年，第76冊，第40號。

19  整理自〈臺民去就二関スル同人（陳洛）ノ意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乙種永久保存，1896年，第76冊，第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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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亦著手攏絡臺灣菁英，以安定社會秩序，

因而兩者之間便產生「交換、仲介」的互動關係。

三、新式教育的接受

林家財富日漸累積之後，便開始注重子弟的教育，其中尤以林

天賜最為熱衷，除了本身尊學重道外，也要求諸弟晴耕雨讀。1893

年（光緒19年）林為恩特別興建茂林齋，延聘塾師教育子弟，更可

看出林家對教育之重視。雖然一直到臺灣割讓前林家並無一人考上

科舉功名，但注重教育的家風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終於在日治時期

乃至戰後林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者甚多，學者輩出。

清領時期，讀書人皆以科舉考試為目標，因此茂林齋傳授的內

容以漢學為主；政權異主之後，漢學逐漸沒落，林家亦順應時局讓

子弟接受新式教育。

(一)初等教育

1898年7月28日，依臺灣總督府公布之勅令第178號「臺灣公學

校令」，臺灣地區開始設置公學校，20蘆竹庄亦於1899年設立南崁

公學校，1910年林元杰、林元文即入學就讀；1918年再開辦坑子公

學校，當時為臺北廳新庄山腳公學校坑仔外分校，距林家更近，因

此此後林家子弟多進入此校接受初等教育，如：林丕賢、林元臣、

林丕權、林丕欽等；1921年蘆竹公學校成立，當時為南崁公學校大

竹圍分校，林家似無人就讀此校。

公學校雖名為普通教育，然而以1915年的統計來看，入學率仍

20  〈臺灣公學校令〉，勅令抄錄第178號，《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898年8
月16日，第349號，頁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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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10%，21能夠入學就讀者仍以中上階級為多，而林家在此時期有

多人入學就讀，實與其位居社會上層的經濟文化水準有密切關係；

此外，該家族成員中就讀公學校者，畢業後大多繼續升學，此點則

說明該家族充分體認到接受新式教育對家族發展之重要性。

(二)中等以上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

1913年，臺中社會菁英林烈堂、林熊徵、林獻堂、辜顯榮、蔡

蓮舫等人向總督府請願設置中學校；1915年總督府以府令第2號訂定

「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按此規則臺灣中學校之設立以教導臺灣

男子需要的高等普通教育為目的。同年，臺中中學校成立；221921

年改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並改為五年制。23作為全臺第

一所專收臺人的中等學校，自然有許多士紳、富豪將子弟送往就

讀，蘆竹林家的林丕健便曾進入此校學習。另外，台北州立第二中

學亦於1922年成立，林元枝則進入此校就讀。24

1919年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

秉持同化主義的方針，在公學校之上設置四年制高等普通學校1所、

三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2所、五年制師範學校2所、三年制工業、

商業及農林學校各1所、六年制農林及商業專業學校各1所、八年制

醫學專門學校1所。25林家人亦把握時機進入上述學校就讀，提升自

身的能力，成為具有專業能力的技術人員。

補習學校設置之目的在於針對公學校畢業者進行公民訓練和

2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頁76。

22  〈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府令第二號，《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915年
2月11日，第684號，頁34-36。

23  朱佩琪，《臺籍菁英的搖籃：臺中一中》（臺北：向日葵文化，2004），頁19-22。
24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桃園：桃園縣蘆竹鄉公所，1995），頁

841-842、847-848。
25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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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指導，使其足以在將來成為農村中堅人物。因此，1924年4月1

日，在南崁公學校內併設南崁農業補習學校；該由隨著臺人對專修

學校為公學校之延長的觀念逐漸改變，乃於1932年5月5日改設為南

崁農業專修學校，26林丕欽便就讀此校。

1912年成立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1914年改名為臺灣

總督府工業講習所；1918年原址增設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專收日

籍學生；1921年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改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工業

學校，以日籍學生為對象，而原臺灣公立臺北工業學校，則改名為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工業學校，以臺籍學生為對象，27林元杰、林元

馥、林丕讓、林丕贏和林丕旭皆為該校學生。

宜蘭農林學校於1926年開辦，主要教導從事農業所需的知識

技能，28林元臣、林元朗便就讀此校。臺灣商工學校（今開南科技

大學）於1917年獲總督府認可成立，當時名為東洋協會臺灣支部

附屬私立臺灣商業學校，同年11月改名為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工學

校，29成立宗旨為培養學生具備進出南洋地區必要的學識技能，以

及施以身心的鍵鍊，30林丕振、林元森即就讀此校。

(三)師範學校

為了在臺灣培育足夠且合於需要的師資，因而設立師範學

校。1896年總督府發布勅令第91號，頒定「臺灣總督府直轄學校官

26 新竹州桃園郡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志》，頁36。
27  臺北州內務部教育課，《臺北州學事一覽》（臺北：臺北州內務部教育課，

1935），頁38。
28  宜蘭農林學校，《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一覽表》（宜蘭：宜蘭農林學校，

1934）；臺北州內務部教育課，《臺北州學事一覽》，頁38。
29  〈本校沿革の大要〉，《臺灣商工學校創立二拾周年記念號》（臺北：私立臺灣

商工學校同窓會，1923），頁2。
30  佐藤守門，〈我校の過去現在及將來〉，收入《臺灣商工學校創立二拾周年記念

號》，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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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據此正式成立國語學校和國語傳習所；1898年根據「臺灣公

學校官制」，將教師分為教諭和訓導。31教諭為正式教師，訓導為

輔助教諭的助手，總督府已決定設立師範學校，培養臺灣教師充任

公學校之訓導，32以補教師之不足；1899年頒布「臺灣總督府師範

學校官制」，同年總督府公告設立臺北、臺中、臺南3所師範學校，

開啟了臺人接受師範教育之始。然而，1901年廢縣置廳，師範學校

管理權移於總督府，33總督府認為公學校的發展未如預期之速，遂

廢除臺北和臺中師範學校，將兩校學生分別撥入國語學校及臺灣師

範學校；34至1904年臺南師範學校亦廢除，早期培養臺籍師資之師

範教育遂告中斷。

1919年「臺灣教育令」頒布，決定以師範教育及普通教育為

主，35因此總督府發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及「臺灣總督

府師範學校官制」，改國語學校為臺北師範學校，而該校臺南分校

則改為臺南師範學校，均直隸於總督府。招收13歲以上，六年制公

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之臺籍生，修業1年。36

日治時期除了出國留學以外，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是臺人的最

高學府，同時亦是出路最佳的教育機關，能夠考取國語學校師範

部乙科或國語科者，可說是台人子弟中的秀異分子。37林元文、林

31  〈臺灣公學校官制〉，勅令抄錄第178號，《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898
年8月16日，第349號，頁36。

32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頁226
3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623-624。
34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明治35年）（臺北：臺

灣總督府民政局，1904），頁198-199；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625。

35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1。
36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1983），頁42。
37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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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權、林丕格和林丕繁即考取此校。38林元文更於畢業後，擔任坑

子、南崁公學校訓導，並於1927年坑子公學校校長等職；39林丕權

亦於畢業後，擔任公學校初等科訓導，並於1934年轉任坑子公學校

教員。40

【表一：蘆竹林家接受中等教育和師範教育者一覽表】

就讀學校 姓名 備註

南崁農業專修學校 林丕欽

臺北師範專校

林元文 1923畢

林丕權

林丕繁

臺北工業學校

林元杰 建築科，1924畢

林元馥

林丕讓 化工科，1930畢

林丕贏

林丕旭

宜蘭農林學校
林元臣

林元朗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
林丕振 商科第7回，1926畢

林元森 商部第11回，1930畢

資料來源：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37-838、847-848、851-853、
8 5 5；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

覽》，，頁166；戴榮輝編，《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會員名錄》，頁

57。

38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
府臺北師範學校，1920），頁166。

39 新竹州桃園郡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志》，頁36。
40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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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學教育

由於日治時期臺的教育體系尚不健全且不公平，因此亦有士

紳、富豪設法將子弟送往日本接受高等教育。事實上，留學所需的

學費、生活費相當可觀，正如黃呈聰所言：「若似臺灣之教育，

要一定學問者，尚須負笈遠遊，學資要加數倍，非資產家，則不

能矣。多數有向學心之臺灣青年，欲留學不能，徒於故鄉長嘆而

已。」41林家赴日留學者不少，如：林元臣、林元朗進入日本千葉

大學園藝學部就讀；林元芳就讀東京都立園藝高等學校；林丕讓於

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肄業；林元昱也曾就讀滿州醫學大學；42再者，

林元晃、林元義、林元禮、林元淋亦前往日本留學；此外，林元

文、林元杰、林元馥、林元全、林元支、林丕讓、林丕烈、林丕國

等人亦曾赴日進修日本新學。43其中尤其林元晃就讀之「滿洲醫科

大學」最值得一提。臺灣雖然於1898年即成立臺灣醫學校，但該校

在醫學相關課程的訓練方面僅有中學程度，畢業生若到府立醫院任

職，僅具「臺灣醫學得業士」之資格，因此只能擔任囑託和雇員，

不能到日本內地執業；191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制為日臺共學的

醫學專門學校，其後的畢業生才稱為「臺灣醫學士」，但仍不能到

日本內地開業；直至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設立方有所改變。

而滿洲於1911年成立日本南滿醫學堂；該校於1922年改為滿洲醫

科大學，設有大學預科、大學別科，別科於1925為專門部，1931

41  黃呈聰，〈臺灣教育改造論〉，《臺灣青年》，3:2（東京，1921.8），漢文之
部，頁6。

42 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頁48-49。
43  新學是指佛教的初學，日治時期日本佛教曹洞宗在臺開設「臺灣佛教中學林」，

其創設目的為加強就學者之日語能力，以利佛教在臺之發展。日本中學學制為5
年制，而臺灣佛教中學林為3年制，因此完成3年學業後，可進入日本山口縣「多
多良中學」就讀，完成5年之學業後，成績優良者可進入「曹洞宗大學林」深
造。此處之新學應是指多多良中學。



98　日治時期桃園蘆竹林天賜家族的肆應與發展

年1月專門部畢業生已准予在外開業；同時臺灣僅有一所醫學校不

敷所需，以及滿洲醫科大學設備完備等誘因下，許多臺灣人前往就

學，44林元晃亦為其中之一。

【表二：蘆竹林家赴日本留學者一覽表】

姓名 就讀學校 備註

林元臣 日本千藝大學園藝學部 1937畢

林元朗 日本千藝大學園藝學部 1937畢

林元芳 東京都市園藝高等學校

林丕讓 早稻田大學文學部

林元晃
東京文化學校
日進英語學校
滿洲醫科大學 1934畢

資料來源：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47-848、852、853；林元芳
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頁37-38。

1910年左右，隨著新生代的長成，臺灣本土菁英逐漸由傳統

教育轉成接受新式教育的一批人，45林家鼓勵子弟求學，正趕上社

會潮流，可謂是深謀遠慮的明智之舉。另一方面，出國留學所費

不貲，林家能夠讓多位子弟前往日本和滿洲留學，亦可窺知其家

族富裕程度。林家出國留學子弟，回臺後多半擔任總督府專業技術

人員，並於戰後擔任蘆竹鄉大小公職，成為新興菁英，延續其地方

「權力家族」的地位。 

44  詳見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
史研究》，11:2(台北，2004)，頁6、9。

45  Ching chih Chen, “Impact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on Taiwanese Elite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2(1988), p.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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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公務的參與

日治時期臺灣的地方基層組織大致包括兩大部分，一為行政

體系下的街庄行政；一為警政體系下的保甲制度。林家成員有數人

於日治時期擔任公職，其所擔任之公職大多屬於地方性質，情況如

下。

(一)街、庄長

日治時期的街庄制曾歷經數度的變革，1896年4月臺灣改行

民政，公布地方官官制，改民政支部為縣，而其轄下出張所改為

支廳；庄事務取扱廢止，改設庄長，林為竈便於保良局解散後擔

任。461897年6月，總督府廢支廳制，改於一堡或合數堡置辨務署，

並設置南崁街長、庄長，47桃園亦於此時設置辨務署，並且在南崁

設置第十區和第十一區，48街庄長成為辨務署的輔助機構。1901年

（明治34年）11月官制大改革，此次廢止縣及辨務署，將全島改設

20廳，蘆竹隸屬於桃仔園廳管轄，原來的第十區和第十一區合併，

改為第七區。491909年（明治42年）總督府見治安已靖，小區制的

地方廳已無必要，因此將20廳合併為12廳，原街庄社或合數街庄社

設區，區設區長1人及書記若干人，區長並不代表其街庄社，僅作為

廳長轄下協助執行政務的官職。501920年（大正9年）10月，總督府

再度進行地方制度改革，將縣級地方官廳改為州，基層的州之下置

4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府警察沿革志》上卷（東京：龍溪書舍復刻本，
1973），頁63-69。

47  〈辨務署ノ名稱位置及管轄區域を定む〉，《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897
年6月10日。

48 新竹州桃園群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誌》，頁19。
49 新竹州桃園群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誌》，頁20。
50  〈臺灣街莊社二區長及區書記ヲ置クノ件 〉，勅令第217號，《臺灣總督府府

報》（臺北），第2798號，1909年9月24日，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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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取代原有的堡，郡下仍置街庄，區長、書記則廢止。51採地方

分權主義原則，制定州、市、街庄制度，並於州、市、街庄各設協

議會，作為諮詢機關。52此時，州、市、街、庄被定位為地方自治

團體。在這一連串的改革過程中，林家成員未再出任街庄長一職。

(二)街庄役場職員

除庄長外，街庄役場設有會計役、吏員、雇員和傭等職務。

會計役依街庄制第八條規定，主要職掌街庄的會計事務，是獨立機

關；吏員指涉的對象有書記、技手等，為有給職，依據公法關係予

以任免；53雇員為約聘職員；傭則是臨時工。當時林家成員所擔任

的職務大多屬於吏員層次，如：林元文、林元生、林元全和林元淋

皆曾擔任蘆竹庄役場書記；另外，林元文尚擔任蘆竹庄役場庶務

系學事主任、蘆竹庄役場庶務系主任兼庶務主務；林元全曾任蘆竹

庄役場產業技手；林丕讓曾任臺灣地方自治協會新竹州支部書記、

臺北州屬官、企畫系長、人事系長。書記主要大致等同於現在的辦

事員，非相當技術者，月薪約有30、40圓；技手則是「相當技術

者」；一次大戰後，街庄役場編制擴大，出現「勸業技手」、「產

業技手」，街庄役場轄下的系亦有所增加，54皆屬基層公職。

(三)街庄協議員

由於州、市、街、庄為地方自治團體，因此根據各級地方自治

51  〈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改正〉，勅令抄錄第218號，《臺灣總督府府報》（臺
北），第2178號，1920年8月4日，頁7-9。

52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631。
53  高橋用吉，《臺灣街庄制逐條解釋》（高雄：南報商事社，1933），頁25、60、

66-67。
54  整理自國分金吾，《新竹州職員錄》（新竹：新竹圖書刊行會），1935-1937、

1939；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保甲書記初探〉《臺灣史研究》，1:2(台北：
1994.12)，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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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規定，自1920年10月起，總督府陸續公布各級協議員名單。協

議會主要功能是提供市尹、街庄長諮詢，會員由庄長任命其管內具

有學識名望者擔任，55任期2年，為名譽職。庄長為當然議長，庄

內助役為當然之庄協議會員。王興安曾對各街庄協議員之背景進行

一番整理，並指出初期街庄協議會成員大多出身舊街庄長、書記職

員，以及本身營貸地業（地主）或商業，擁有數千圓以上之一定資

財者；1920年代以後，則漸出現新舊地方菁英替換的現象，56由受

過新式教育的新一代菁英取代富豪或日治初期配有紳章的傳統菁英

擔任新一代地方領導人。蘆竹林家中的林元生於1924~1928年（大

正13年~昭和3年）擔任蘆竹庄協議會會員，在被任命之前，曾歷任

坑子公學校教員、地方警察，並在外社經營什貨商，57具有新一代

菁英的條件，亦顯示其家族順應時勢而有所轉型。

(四)保甲及保甲書記

1901年改行區長制後，區長管轄區域增大，行政職務日多，使

得位於基層的保甲制益形重要，保甲書記亦於此時設置。保甲書記

設於派出所之內，原則上每一派出所（每一聯合保甲）設置一保甲

書記，以輔助警察行政。保甲書記最主要的職務為戶籍行政，此工

作除了書寫能力外，尚須具法令知識等專業能力，因此不像上述幾

項職務屬於名譽職的性質，而是專職人員。58保甲書記至少必須具

備公學校學歷，由取締巡查、保正、公學校教員，或地方有力者推

55  佐野暹，《街庄執務指針》（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1），頁
353、357。

56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1935）〉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頁77、78。

57  臺灣新聞社，《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頁24；蘆竹鄉志
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38-839。

58  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保甲書記初探〉《臺灣史研究》，1 : 2 (台北：
1994.12)，頁頁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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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經取締巡查同意方可擔任；1931年以後，尚須通過考試。59林

元生曾擔任此職，可推知其因具備公學校以上學歷，加上有家勢背

景作為強力後盾，促成其獲選。

除上述地方公職外，林家亦有數人擔任總督府公職，林元文曾

於1930年擔任國勢調查員、林丕國曾任總督府囑託，皆屬技術性職

位。日治時期林家擔任公職者，茲列表如下：

【表三：蘆竹林家成員擔任公職一覽表】

姓名 職稱 備註

林為竈
南崁保良局長 1896

南崁庄長 1897

林維鐮 甲長

林維南 坑子農業實行組合長

林為鏞

新竹州農會桃園支會技手補 1935

蘆竹庄役場產業技手 1936

新竹州農會桃園支會技手補（蘆竹駐
在）

1937

林元文

國勢調查員 1930

蘆竹庄役場書記 1938、1939

蘆竹庄役場庶務系學事主任

蘆竹庄役場庶務系主任兼庶務主務

林元生

蘆竹庄協議會會員 1924-1928

蘆竹庄役場習記
1935、1936、
1937、1939

保正書記

保正

59  蔡慧玉，〈保正、保甲書記、街庄役場—口述歷史（三）〉《臺灣風物》，
47:4(台北，1997.12)，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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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全
蘆竹庄役場書記 1935

蘆竹庄役場產業技手 1936、1937

林元淋 蘆竹庄役場書記 1939

林元馥 臺中菸業試驗所

林丕讓

新竹州農會、畜產會、水產會囑託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廳竹州支部書記 1937

地方制度研究委員

臺北州屬官、企劃系長、人事係長

林丕欽 坑子農事組合長

林丕國 總督府囑託

資料來源： 國分金吾，《新竹州職員錄》（新竹：新竹圖書刊行會，1935），頁
62、69、81、227、235-236、237、263-264、295-296；日向順諦編，
《新竹州下官民職員錄》（臺北：日向順諦，1939），頁109；蘆竹庄
役場，《蘆竹庄誌》，頁102-103；臺灣新聞社，《臺灣實業名鑑》（臺
中，臺灣新聞社，1934），頁14、15、24；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
竹鄉志》，頁851-852、838-839、847-848。

由【表三】發現，林家成員擔任政府公職大多集中於日治後

期。此現象或許與該家族日治初期參與抗日有關，使其長期不受政

府之重用，加以正處青壯年之家族成員多人於抗日中喪命，使得林

家在日治初期沉寂一時；而後期之崛起，則說明該家族轉型之成

功，透過接受新式教育，使子弟擁有專業能力，得以在逐漸專門化

的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

再者，就政治活動而言，林家在日治時期所出任之公職，多是

與地方關係最緊密的基層單位，此點說明林家家族勢力具有明顯的

區域性，主要集中於南崁蘆竹一帶。

戰後初期在人事安排方面，有部分延續日治時期之人事，如

鄉公所僱用之專員，大多續聘日治時期之庄役場職員。林家有許多

成員在日治時期任職於庄役場，戰後亦大多繼續受雇；而在日治時

期長期擔任公職的林丕讓亦被安排擔任臺灣省參議會文書編譯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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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及臺灣省議會圖書館主任等職。

再者，由於長期在蘆竹地區擔任公職和教職，累積了深厚的

政治資本，因此在戰後地方選舉中也大放異彩。戰後初期尚未實施

全面民選，而是採取間接民選制，1946年林元生經由村民大會選

舉當選第一屆外社村長，嗣後又連任第二、三、四屆村長；60其堂

弟林元枝（林維贊繼子）為首任蘆竹鄉長；其弟林元杰則為二、

三、四五屆蘆竹鄉長；第六、七屆蘆竹鄉長則為林元昱（林維竹之

子），林家共蟬連蘆竹鄉長一職長達31年之久（1946-1977）。在蘆

竹鄉民代表會中，亦可見到林家人之身影。林丕欽曾連任第8~14屆

蘆竹鄉鄉民代表，第14屆鄉民代表會副主席、主席等職；1950年林

元生更上一層樓，當選第一屆桃園縣議員，並蟬聯至第二屆。61

五、新事業與新職場的投入

(一)產業組合與信用組合

有鑑於臺灣民間高利貸、無盡、賴母子等組織橫行，62嚴重影

響金融穩定，因而1913年臺灣總督府以勅令第5號頒布「產業組合

法ノ一部ヲ台灣ニ施行スルノ件」，規定將「產業組合五報」之一

部分施行於臺灣，63由此，臺灣產業組合的設立取得法源根據。產

業組合的精神為協同鄰保，相互扶助，擔負一定地域內居住的中小

企業者的一種集合信用組織，64目的為提供中小產階層方便之金融

60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38-839。
61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39。
62  「無盡」、「賴母子」類似臺灣的「合會」，具有互助會的性質，集合一群加入

者，分期繳交固定金額，提供加入者資金的融通。
63 谷平四郎編，《臺灣產業組合史》（臺北：產業組合時報社，1934），頁9-11。
64  臺灣產業研究會，《產業組合と農村經濟の研究》（臺北：產業公論社，

1934），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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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以組合員為互動對象，不營個人之私利，而以組合全體的幸

福為考量。65「南崁信用組合」亦於1917年成立，66就其組成份子來

看，組合役員大多和街庄職員重疊，67若以蘆竹林家的參與來看，

林丕讓曾任新竹州農會、畜產會、水產會囑託、南崁信用組合主

事；林丕欽曾任職於坑子農事組合長，對照其家族多人擔任街庄場

役場職員，亦可見其吻合之處，並可說明林家在蘆竹地區之政商地

位。

(二)教職人員

1898年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其中第8條規定「公學校

教師應經臺灣總督府檢定而持有公學校教師證書」。681910年以

前，三年制師範部乙科畢業者初任待遇只有8-10圓，僅可維持一般

小家庭之生計；而依前節所述，臺籍師範生多是中、上階層家庭，

這樣的月薪對他們而言並無太大吸引力；1920年代教師薪水調漲，

再加上經濟大恐慌的影響，教員成為相對穩定的工作，足夠供應一

家10口的生計而尚有剩餘。691920年代以來，林家計有林元臣、林

丕權、林元生、林元杰、林元文、林元義和林元繁等人，皆從事教

職，亦即薪水較高的時期，可說是令人羨慕的中上階層，並再次維

持家族聲望之不墜。

65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1935）〉，
頁120。

66  新竹州內務部，《新竹州下產業組合の沿革及事業の成績》（新竹：新竹州內務
部，1939），頁93。

67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1935）〉，
頁134。

68 參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35-142。
69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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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日治時期蘆竹林家擔任教職者一覽表】

姓名 職業 備註

林元臣 桃園農校教師、主任

林丕權

公學校初等科訓導

坑子公學校教員 1934

坑子公學校訓導學校長 1936-1937

坑子公學校（本科六學級）訓導 1939

林元生 坑子公學校教員

林元杰

坑子公學校訓導學校長 1936-1937

檢定手工科專科訓導

坑子公學校海湖分教場（本科一學科）訓導 1939

海湖公學校校長 1944

林元文 坑子公學校校長 1927-1928

林元義

南崁公學校教員心得 1936

桃園第一公學校教員 1937

桃園第二公學校（本科十七學級）訓導 1939

林元繁 蘆竹公學校訓導 1939

資料來源： 國分金吾，《新竹州職員錄》（1935），頁227；（1936），頁69、
263-264；（1937），頁295-296；日向順諦編，《新竹州下官民職員

錄》，頁109；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51-852、
837-838。

林家成員投入職場相當多元，除上述諸類外，其他成員亦憑藉

所接受之新式教育，各依專長投入職場。如：林元臣、林維渥、林

維扁和林維壁成為工匠、建築師；林元乾、林元晃則成為日治時期

臺人的新菁英—醫生。醫生是日治時期臺灣人選擇職業時的第一選

項，70一旦畢業成為醫生，即取得躋身中上階層的基本資格，是提

70  楊蓮生，《診療秘話五十年：一臺灣醫の昭和史》（東京：中央公論社，
1997），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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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社會地位和改善家庭經濟的最好方法。同時，臺人若進入公立醫

院僅能擔任日人醫生的助手，因而較富裕的臺人醫學院學生選擇赴

海外開業或進入大醫院，林元晃於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即自行在長

春開設太平醫院，除說明臺灣菁英子弟的教育選擇外，亦顯示其家

庭之富裕。其餘職業項目請見表五：

【表五：林家子弟職業一覽表】

姓   名 職                         業

林維渥 機械工匠

林元臣 承包土木工程、商業

林元乾 醫師

林丕讓 新竹州時報主編、《蘆竹庄志》1933年版主筆

林元堆 警察

林元生 什貨業

林元昱 1941年日本窒素株式會社

林元晃 長春市太平醫院院長

林丕欽 米穀料生意

林元支 黎民商店（米穀）

林維扁 建築師

林元文 在滿洲國從事商務活動

資料來源： 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蘆竹鄉志》，頁841-842、847-848、852、
855；林元芳編，《蘆竹林氏九牧衍派臺灣家譜》，頁37-71。

新式教育使林家得以繼續維持清領時期之聲勢，並為林家帶來

提升社會地位之機會，尤其是族中多人轉而經營新事業或參與新職

場，由此可見其對社會變遷之肆應極為成功。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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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林家自乾隆年間渡臺，透過買賣土地逐漸累積財富，之

後透過捐官成為地方士紳。至日治初期，面臨政權轉移之際，遂發

展出各種策略以順應近代化的潮流。首先就政治而言，早在初期民

眾武裝抗日之時，林為竈就已加入保良局和官方合作平定抗日事

件，之後仍擔任地方基層公職；至於其他林家族人也同時參與地方

事務，從擔任街庄長、協議員等職來看，該族人在地方有一定的勢

力。再就教育而言，林家亦鼓勵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培養具有專業

技術的人才，並進一步投入新興事業和職場，包括商界、醫界、教

育界，在在顯示林家在維持地位上所付出的努力。總之，蘆竹林家

在「世變」下，在既有的財富基礎上，順應時代調整家族發展的策

略，遂從地主家族成功轉型成新菁英家族。

透過本文研究，可知次級菁英在面臨時代變動下，如何改變自

身的生存之道，但囿於史料，難以呈現家族與地方的互動狀況，僅

能說明如何透過各種方式維持家業。在有關這類的研究中，蘆竹林

家的個案研究成果雖非特例，但運用既有資本擴展自身勢力並和政

府維持一定關係，似乎是次級家族維持領導地位不墜的主要策略。

然，限於討論時間，未能分析戰後的情況。但據族譜中可知，林家

成員多人獲選為鄉長、鄉民代表和縣議員等公職，部分族人則繼續

在桃園地區各中小學擔任教職，可見林家勢力面臨政權轉移後，再

次做出的彈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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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日治時期桃園蘆竹林天賜家族世系表

天賜 為定

維宗
元業

元鋋

維買

元乞

元楫

元棖

元魁

維炳

元樞

元圭

元賓

維渥

元謀

元表

元臣

元允

維給

元乾

元湧

元堆

維淡
元生

元杰

維竹

元滌

元文

元義

元安

維典

元機

元文

元馥

元全

元德

元湖

元昱

為治

圖例說明：

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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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琛

元勳

元嬰

元旺

元拱

元晃

維謨
元王

元卿

維南

元炎

元卿

元朗

元芳

維鐘

維沂

元景

元昆

元榜
維

維鐮
元添

元濤

維渭
元統

元添

維鐘

元翔

元弼

元禮

元杯

元源

元梓

元侯

維泮

元准

元弼

元袒

元淋

元榜

元煪

為寬

為年

為恩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劉瑤君）


